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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你像一棵禾苗，三穗饱满
在城镇，你像一块盾牌，三生巍峨

看见你目光如炬，照亮迷途的方向
我听见你声音洪亮，唤醒内心的善良

国旗下，你一脸自豪，把嘱托刻在心上
警旗下，你一身正气，把钢枪擦得锃亮

我看见你抽丝剥茧，维护正义和真相
我听见你苦口婆心，温暖百姓的心房

你是谦逊的禾苗，是禾苗的一粒穗，一根芒
你是坚硬的盾牌，是盾牌上的金刚石，无比坚强
三穗公安，一声称呼，道出了丰收和希望
四个字，谱写二十三万人的幸福篇章

二十三万颗心中，有你刚毅的脸庞
二十三万双眼中，有你的背影奔忙
二十三万双耳中，对讲机的声音响彻云霄
唯独妻子的手机静默 ，孩子的积木凌乱

我的思念如同一把铁锤，砸破夜空
却砸不开，那扇熟悉的家门

你总在跟我说抱歉，使命在肩
即使倒下，也会捧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那就是你，看一眼，已是满目泪光
那就是你，人民的卫士，藏蓝的使者

请告诉我，热情似火，冷静如剑的你
待到山花烂漫时，你在哪里？

请告诉我，
众人欢笑你为什么像松枝一样弯下了腰？

你无处不在，在大街小巷，在山间田野
在执勤防控的路口，
你用并不伟岸的身躯改变了风的方向

车流滚滚中，你像白鸽永远激情飞舞
熊熊山火中，你像永不枯竭的激流奔涌

那就是你，如同雄鸡的一片羽毛
纵使倒下，羽翼的红黄蓝依旧轻盈闪亮

你无数次拷问自己，终于有了答案
关于生命的长度和高度，你选择后者

披上将军故里的云彩，
把青春撕裂成一条飘带。

那就是你，从警一日，平安一方
那就是你，从第一次敬礼，到最后一次卸装
你搭乘新时代的巨轮，勇毅前行，三生不悔！

那就是你

苗家小姑娘，
生得花模样。
春天育秧苗，
秋收稻谷黄。
农闲好时光，
巧手做盛装。
长大好游方，
嫁给意中郎。

盛装来游方，
银铃响叮当。
芦笙舞翩跹，
苗歌意深长。
两眼亮汪汪，
美丽又时尚。
闭花羞月貌，
赛过仰昂桑。

做盛装的苗姑娘
□ 陈 艺

□ 吴芳秋

丹寨，请原谅我，原谅我两年前对你的一
无所知。

2021 年的 7 月 3 日，我们一行 20 多人带着
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坐上前来黔东南的高铁，
说实话，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对黔东南、对即
将工作生活长达三年之久的地方知之甚少，脑
海里浮现出的是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和路阻
且长的画面，想起来的是小学地理课本中有限
的呆板印象。

从走出高铁，走进丹寨的那一刻起，我的
眼前突然一亮，我的鼻孔通透起来，一种强烈
的差异感，仿佛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牵引着
我的目光，撞击着我的胸海，让我目不暇接，让
我心旷神怡，让我沉默静思，让我宁静安然，我
想这大概就是丹寨的大美吧。

丹寨之美，美在自然。
记得有位游客说过一句话“来到丹寨呼吸

到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清甜的”。这里山清水秀，
蓝天白云，山溪潺潺，鸟鸣切切；这里桃红柳绿，
樱粉李白，仿佛世外桃源。不讲龙泉山四月的
万亩杜鹃，不说猫鼻岭原始森林的神秘幽静。
单就讲700亩水面的东湖，一年四季美不胜收，
华丽而质朴，当寒冬将去，春温韵动的时候，湖
边昨天还枯黄的小草开始变得润泽起来，叶色
变得浅灰、浅绿起来，过了几天，湖边水线以上
的坡地就不知不觉地铺上了一层绿绿的、厚厚
的地毯，还有水边的杨柳也星星点点地冒出一
粒一粒的嫩芽，在春风里舞动着她绿色如少女
般秀美的长发。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生命

的律动在这里一切都显得生机盎然。
东湖也有荷花，说不上接天连叶，但也有

几十亩的样子，从莲叶出水大如铜钱，到田田
荷风绿满锦池时，那大如雨盖的叶面，那绿到
碧透人心的色泽，那红得浓烈如酒的花朵，真
想约上一二知己，撑一叶小舟，穿梭池中，体会

“芙蓉照脸两边开，风光不与四时同”的惬意，
做一回诚斋野鹤昌龄闲云的洒脱。

秋天必讲沿湖成片成条成带的野菊，不与
金茶斗艳，不与丹桂争香，在东湖波光粼粼的
朝云暮雾中静静地点缀着脚下的一片土地，纷
纷红叶满阶头，惟有黄花不负秋。

水杉红了，银杏飘零的时候，东湖的冬天
来了，水面上经常升腾起一层层氤氲的水雾，
水枯了，新露出一条红的黄的岸线，像是系了
一条多彩的围脖，几只刚出生的嫩黄的乳鸭在
湖面上幼稚地浮动，一不注意就钻进水里，在
很远的地方才露出身来，为冬天的东湖带来许
多生机和乐趣。

常坐湖边小亭，观四季序迁的风景，自然
的轮替，心如止水，仿佛时间也慢了下来，心也
静了下来，谁不喜欢丹寨这样的四季呢？

丹寨之美，美在民俗。
丹寨940平方公里，人口18万，从丹寨最东

边的高峰村，到最西边的白元村，从最北边的石
桥村，到最南边的争光村，122 个村，三年时间，
我用车轮去印记这里每一处风情，我用脚步去
丈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走过的路越多，心中的
爱愈浓，了解的事越多，心中的敬越深。在这片

看似闭塞和尚欠发达的大山大岭之中，竟孕育
了如此深厚的历史，竟保存如此众多的文化，这
简直就是文化的钻石，活态的宝藏。

苗歌让我激荡，苗酒让我痴狂，苗舞让我欢
快，苗节让我舒畅，还有五彩的苗服百鸟飞翔。
高亢的芦笙，低沉的芒筒，合奏出的不正是我们
生活的乐章？贾理的博大，祭尤的神秘，书写的
不正是苗民的筚路蓝缕和智慧光芒？小青瓦下
的吊脚屋，美人靠上的苗家女，一路走来，让崎
岖走出了坦途，让传统走进了现代，让历史融入
了时尚，更加质朴、更加浑厚、更加典雅，以前印
记中的，对丹寨的无知和浅薄，让我汗颜，让我
惭愧，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丹寨之美，美在人情。
丹寨人是纯朴热情的，他们衣着古风朴

素，讲话轻声细语，待人热情好客，每到吃饭的
时候，你只要经过某家门口，无论认识的、不认
识的，主人家一定会有两三个人起身出门把你
邀请进家门，围炉而坐，喝上几口米酒，尝一尝
稻花鱼，品一品腊肉，聊一聊家常，这种待人之
情，对外来人来说仿佛是远古的传说，时光的
穿越，这种人心不设防，欢乐共分享的纯朴民
风，让充满了世俗和戒备的城市，不异是沉沉
俗世的一股清流。

丹寨人的生活是平静的，他们的脸上表现
出的多是平和而宁静，表达出对生活的知足，
没有大悲大喜，没有跌宕起伏，生活如东湖水
般波澜不惊，节奏如四时替序般不紧不慢，其
实也是有条有理的。

我有一个不曾谋面的邻居，我在三楼宿舍
的窗户里观察了他三年，他对我来说应该是较
熟悉了，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更不知道有
一个人在楼上默默地关注着他及他的家人有
那么长的时间。

我住的宿舍外有一道围墙，围墙外就是邻
居的家及几块平整而肥沃的菜地，男主人约 50
来岁，五短身材，不苟言笑，但他勤劳能干，把

几块菜地打理得生机勃勃、生意盎然，春天的
白菜、玉米，夏天的辣椒、茄子，秋天的豆角、香
菜，冬天的萝卜、豆苗，种出来的菜总是长势良
好、色泽诱人。去年他还将几株牡丹移栽到菜
地的一边角上，花开的时候，增添一大朵一大
朵雍容华贵的国花，为菜地增色不少，干活时，
他有时也会把一个鸟笼挂在屋檐下，一边干
活，一边欣赏画眉鸟婉转的鸣叫，一幅怡然自
得的样子。他有一双儿女，儿子应该是公安局
的，高大帅气，经常见到他在下班的时候在家
门口走来走去，女儿也已有一双儿女，逢年过
节或某些日子，会带着丈夫儿女回娘家陪父
母，一回到家，就会放下行李，到菜地里帮年迈
的父亲除草、种菜、松土等，一看就是个勤劳孝
顺的女儿，她的小女儿们则围着公公婆婆，尽
情撒娇。男主人的太太也 50 多岁，可能是中
过风，总拖着一条不方便的右脚走路，但她从
不需要干活，在老公和儿女们的呵护下平淡平
静地过着日子。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旁边人
家应该是走了一位老人，鞭炮不断，芦笙吹了
几天，我好像有好几天没见过楼下女主人了，
有一种不祥之感和悲凉在心中生起，怕是不好
降临到她头上，但过了几天，我又在窗户里见
到蹒跚走路的她出现，心才释然开来。

这就是丹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平淡如
水，知性淳厚。岁月不居，时光如流，生活在这
样的环境中，感觉自己也变得宁静下来，更多
的物质生活也抵不过粗茶淡饭，平淡才能恒
久，幸福其实很简单。

离开丹寨的日子越来越近，牵挂留恋的人
事越来越多，三年丹寨路，让我轻轻地悄悄地
转身离去，其实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在夜深人
静的时候，我会想念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会拥
记忆入梦，酿一坛甜甜的米酒带着知性平和的
心态，陪我走过以后的春夏秋冬。

再见，丹寨。
再见，黔东南。

再见，丹寨
□ 王俭朴

二○二三年盛夏，一个极具诗意的上午，我
和作家姚瑶发生了一段盛满诗意的微信聊天：

业务忙不？
还好。
台盘村去不？
看斗牛？台盘——该不是看“村BA”吧！

“村BA”。
时间？
现在。
好的，马上。
我去拿酒，小十字见。
……
台盘之约，就这样满载诗意地仓促成行了。此后

不久，《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
村乡村振兴故事》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日前，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公布2023年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选题，姚瑶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入选其中。

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该部作品由著名作
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作序。并且得到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
著名作家、评论家，《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著名
诗人、《诗刊》主编李少君；著名诗人、首届鲁迅文
学奖获得者、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王久辛；国家
一级编剧、中国电力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潘飞；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
得者刘笑伟；国家一级作家、《民族文学》杂志副
主编陈亚军等名家联袂推荐。

由此可见，这部作品是有多么厚重。我有幸
跟随姚瑶参与的其中一次采访，采访对象正是台

盘村党支部副书记李正彪。姚瑶说，这是他无数
次走进台盘村了。彼时，该作品已经进入收尾
期，书中尚有一些数据和细节，需要跟李副书记
核实。姚瑶说，光是为了类似于这样的数据与细
节的核实，其间又不知跑了多少趟台盘村。

那一次，我写了一篇《家门口的村BA》发表在
《黔东南日报》上，为此还沾沾自喜。实则，因为
不够深入了解，关于诸多数据与细节，只好避重
就轻，一笔带过。姚瑶不然。他是怀揣敬畏之
心，以缜密的学者态度去书写的。姚瑶一板一眼
的提出问题，李副书记郑重其事地做出解答，姚
瑶就埋下头去，小心翼翼地在厚厚的笔记本上飞
速记录着。跟不上语速时，他会礼貌地打断，请
李副书记重新复述。这样的姚瑶，像极了求知若
渴的青年学生。

在我的印象里，姚瑶是一名诗人，他出版的
《疼痛》《烛照苗乡》《芦笙吹响的地方》《守望人间
最小的村庄》等多部作品，无一不是诗集。当然
他也出版了散文集，可是你看它的名字——《侗
箫与笙歌——一个侗族人的诗意生活》，多么富
有诗意，怎么看怎么像一本诗集。

他在《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
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这样一部纪实文学的开篇前
言里，写了一首名叫《“村BA”的诗和远方》的诗。他
说，“遇见是一件诗意的事情。我想，这个激活‘一江
春水’的篮球是诗意的，台盘村的父老乡亲是诗意
的。”——篮球是诗意的，台盘村的父老乡亲是诗意
的。在姚瑶的眼里，世间大千万物，没有什么不充满
诗意。

的确，生而为人，只要心中充满诗意，人世间也

就无处不美好了。在姚瑶的笔下，台盘风貌是诗意
的，“村BA”前传是诗意的，火爆“出圈”是诗意的，“村
BA”中的那些人是诗意的，“村BA”的未来是诗意的，
甚至连从“村BA”到“村超”也是诗意的。只是，在这
些诗意的背后，那些海量的数据，那些真实的细节，
则又倾注了姚瑶无数心血。以他的严谨，考古的细
致，探险的勇敢，去面对每一位采访对象，继而如履
薄冰书写着每一个字。而那些纪实的每一个字，却
又跳跃着诗意的光芒，使人徜徉于美的海洋。

姚瑶作为一名写作者，他是非常熟悉基层
的。他可以挽起裤管在水田里跟劳作的汉子们
谈笑生风，可以屁颠屁颠地跟在一个打篮球的
小男孩后面问东问西，更可以席地而坐跟每一
个村民把酒言欢。2021 年 9 月，党中央批准了
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工匠精神被纳入。何谓“工
匠精神”？本指手艺工人对产品精雕细琢、追求
极致的理念，即对生产的每道工序，对产品的每
个细节，都精益求精，力求完美。自“工匠精神”
一词迅速流行开来，成为制造行业的热词后，不
仅制造行业，各行各业都提倡“工匠精神”。于
是这个词语使用范围扩展，任何行业、任何人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精神，都可称之为“工
匠精神”。姚瑶对《村 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
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一书的倾
注，何尝不是“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工匠精神
呢。正如“村 BA”中的那些人，他们对篮球的热
爱，对球技的追求，对篮球职业道德的敬畏，恰
恰也是“精益求精，力求
完美”的工匠精神。

诗意的台盘，通过对
“村BA”诗意的书写，最终
成就了《村BA：观察中国式
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
盘村乡村振兴故事》一部
厚重的作品，我想如此种
种，都是一件诗意的事情。

一个苗寨的诗意书写
—— 读《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有感

□ 黄和根

卡乌苗寨曾是明清时
期清水江上游麻江、丹寨
民间来往重要码头，清水
江、南皋河在此交汇，有

“扼‘两江’咽喉”的地利，
历史上与隶属丹寨县的石
桥村、清江村和麻江县宣
威、咸宁、罗伊、毕户等十
几个传统村落关系十分密
切，在区域经济贸易、民间
团防等方面联成一体，清
康熙三十五年开始，设麻
江卦治，成为历史悠久的
古老村寨，有“鸡鸣三县”

（麻江、丹寨、凯里）之称。
随着新农村建设开

始，卡乌是全省第一批
“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
成示范试点”。卡乌背
靠青山，清水江从村东
边横亘而过，生态非常
好 。 村 寨 西 边 是 橘 子
园，再往前走是菊花园，
菊 花 园 背 后 是 白 及 基
地，白及基地朝北，就蓝
莓园。近年来，卡乌村
瞄准生态大文章，结合
苗族文化和山水田园优
势，发展农、文、旅融合

的大健康产业，清水江畔的“康美苗乡”已初
具雏形。

站在卡乌大桥上，望着绿色镜子般清水江：
清江两岸，群峰叠翠，风光旖旎，江水清澈，急缓
有致，从罗伊奔腾而下，就是著名的罗伊滩。滩
长 30 多丈，分上下两级，清浪滚滚，叠叠而下。
滩脚即为卡乌塘，长约2000多米，深数丈，江风
轻拂，微波荡漾，一片恬静景致。时见野鸭凫
游，遇人拍浪惊起，行行贴水而飞。真正是“江

桥柳岸醉春风，泛绿空枝点点红。山映流霞天
映水，粼波淼淼有渔翁。”每年三月和十月卡乌
村、清江村过翻鼓节，当地群众在江边沙滩上举
办跳木鼓活动，两岸观众数以万计。阳光透过
云雾，白云、雾丝渐渐变成绯红，道道金光从地
平线下直冲蓝天，白云姑娘翩翩煽情，依依不舍
朝高天慢慢飘去；雨雾姐姐素衣渐渐变红，变
淡，弥漫开来，将高原身躯朦胧得模糊不清，构
成真正仙境。当火球从东方悄悄探出头来，上
半脸金灿灿，下半脸还被山尖挡住，那上半脸万
道霞光，恰似七仙女纺织的锦绣，“唰”一声抖开
来，丝线缕缕，笔直地染红着天空。

卡乌苗寨仿若高原姑娘，上半身粉红、灿红、
绯红交错，下半身依然浅白、乳白、洁白，确实红装
素裹，烟云朦胧，亦真亦幻。云雾下，古树遮天蔽
日，小树亭亭玉立，青翠连绵，茫茫苍苍。道路两
旁，叽叽喳喳的喜鹊在古树枝头和屋檐上往返欢
鸣；燕子煽动着剪刀似的翅膀，斜飞于低空；竹鸡、
斑鸠于江边树林下觅食，或草丛中咕咕寻偶……
梯田里，一排排齐刷刷、直溜溜禾苗绿茵茵，仿佛
大地诗行；大道旁，人栽种龙菊灿烂，红、黄、白三
色花朵于晨风中轻轻招摇，散发着芬芳；碧绿浓浓
茶园，穿着苗衣短裙的妇女正双手灵动，采摘露珠
茶；寨子内，美人靠上的苗族姑娘或低头刺绣或望
着远方思念，或舒展喉咙清歌一曲：“出门摘菜顺
山来，土坎遇上兰花苔，阿哥阿妹起得早，碰着蒿
花遍地开。”……

车过卡乌大桥，爬上一个大坡，朝丹寨县
南皋乡清江村方向行驶。回望，清水江河谷云
烟漫茵上来，纯白色轻纱缠绕，房屋、街道、花
草素淡朦胧，姗姗动荡，切切的仙境楼阁……
感觉好像到了九天瑶池。人们总是爱向往远
方，越远越朦胧，越朦胧越神秘，越神秘越能调
起游览欲望；大众最爱追慕胜地，那无限的蛊
惑促使他们越过千山万水，一睹芳容。其实，
一样的山，一样的水，相同的蓝天白云，同样的
清风明月，只要善于用眼光发现，用心灵感悟，
身边就有无限风光，自己便能够与美景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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